
因 为 爱情

陈冬梅

我 和 爱 人 是 经 人介绍 认识 的 ，那是
1997年 的元 旦 ，我们在 小城 的 广 场旗杆
下初次相见。当 年的他高且瘦 ，穿着黑色
的夹克 ，戴着一副眼镜斯文玉树临风的模
样 ，黑黑的短发随意地散在额头 ，浅浅地
笑着 。

年轻的我神采飞扬气质非凡 ，向往举
案齐眉 琴瑟相合的爱情 。那年我 刚 刚从
远方归来 ，心中藏满了故事 。我的小镇我
的朋友我的邮所我的星星月 亮 ，它们争先
恐后从记忆的长廊光着脚跑出 ，质朴的荷
田 及蜻蜓萤火虫扑面而来 。爱人安静地
聆听着我的往事 ，聆听着我时而忧伤时而
开心的讲述。我们沿着城市的街道漫步 ，
小镇风情 、文学典故 、音乐是我们散步的
共 同话题……牵着爱人修长而温暖的手 ，
能感觉到一世的安稳 ，我想这就是人们所
说的一见钟情吧 ！

和爱人牵手 一路走来 ，转 眼 15年过
去 了 ，昔 日 挺拔英俊 的黑发青年 ，已经被
岁 月 打磨成 了 有 点肚腩有 点微胖的壮年
父亲 。只是在 朗 朗星 目 间 依然保持着 旧
日 的温润沉静 ，亦如聂鲁达的那首诗 ：我
喜欢你是寂静的……但我是感性的女子 ，
世间的美好都能在心中激起涟漪 ，而爱人
是理性的人 ，对生活已做到不以物喜不以
已悲的从容 ，不抱怨不苛求 ，如水一样波
澜不惊。曾经的安静温厚不再是优点 ，反
而成 了 一座 山横亘在我们之 间 。那种泪
眼 问花花不语 ，乱红飞过秋千去 ，那种便
纵有万种风情诉与谁人听的委屈像夜一
样遮盖了所有的心语 ，这种寂静而沉默的
生活却不是我想要的 。

我希望交流沟通 ，希望快乐一起分享
痛苦共 同分担 ，生活就要像四季一样鲜明
而富有激情。爱人坦诚地告诉我 ，习惯性
格使然很难改变 ，本性如此 。我亦默认 ，
爱人的缄默我是知道的 ，从最初的牵手到
今生的共度都是这样 ，也许生活时光磨去
了 我们太多的热忱 。

我记得爱人每次外出 ，一定记得给我
和女儿买礼物 ，而很少想到 自 己 ；我腰椎
不好不能劳累 ，爱人包揽了洗碗洗衣辅导
女儿功课 ；我喜欢看书买书写字 ，爱人大
力支持 ，买笔记本电脑为我减轻码字的辛
苦 ；我 向 往大 自 然 ，一有 空 闲爱人亦如多
年前那样陪着我散步骑车 ；当 我痛说家史
义愤填膺时 ，爱人的沉默让风暴雨无声无
息沉入浩瀚的大海 ；老父亲去 医院检查 ，
忙碌的我无暇分身 ，亦是爱人替我尽孝陪
护老人 。我渐渐明 白 ，在爱人眼里 ，爱是
行动是包容是责任是一双温暖的手 。我

不再苛求爱人说出华丽 的语言美丽 的辞
藻 ，我知道他是以 自 己的方式在爱我 。

我知道我们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的 ，
也愿意用爱守候今生的幸福。争执冷战只
会蹉跎时光 ，唯有 感恩珍惜 才 是爱 的箴
言。我开始放慢脚步去配合爱人 ，不再埋
怨 ，用积极的行动填补偶尔的空白 ；试着让
心灵微笑 ，让爱沐浴着家 ，让爱陪伴着我
们。我微笑了 ，爱要付出勿求回报 ，亦是我
们朴 实 温静 含 蓄
的爱情吧 ！

醉 秋
胡玲

下班了 ，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赶 ，
深秋的寒意越来越浓 了 。行到 半路 时 ，
突然刮起 了大风 ，紧接着下起了 雨 ，路人
一片惊慌 ，狂奔 向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 ，
一 时之 间 ，屋檐下 、车站站牌下 、小店的
门 口 都站满了 人 。我龟缩在一个花店门
口 等着雨停 。

天空越来越暗 ，雨 点 夹着寒 风肆意
地狂卷着 ，门 口 的角 落里 ，一个修鞋的女
师傅蹲在地上哼 着歌 ，静静地等待着生
意的光顾 ，她的面前 ，堆满 了 各种修鞋的
器具 ，她看见我 ，憨厚一笑说：“看样子 ，
这雨还要下很久哟 ！”说着 ，她站了起来 ，
高高的个子 ，微胖 ，穿着一件黑色 的工作
服。“是呀 ！”我轻声附和着 ，雨还在下着 ，
没有停歇 的意思。“我这里有把雨伞 ，不
嫌脏的话你先拿去用 吧 ！”她爽 朗 地说 。
“ 那你呢？”她的 热 心 让我 有 点 儿意外 。
“ 我家就在旁边。”她笑呵 呵地指指不远
的那处旧 民房说 。

女人把双手在衣服上擦 了 擦 ，从工
具箱里取 出 一把蓝色 的雨伞递给我 ，我
看 到 一双粗糙 的大手 ，手指 上还沾满 了
油污 。每天风吹 日 晒 ，再做这修鞋的粗
重活 ，怎能像寻常女人拥 有 一双美丽 的
玉手 呢 ？我想着 ，对这个陌生 的女人萌
生 了 一丝敬意 。我接过雨伞撑开来说 ：
“ 谢谢你 了 ，我明天来这里还给你。”“不
客气 ，下次鞋子坏 了 就拿过来呀 ！”她笑
着 说 ，脸 上 的 皱 纹 像 花 儿 一 样 舒 展 开
来 。我撑开雨伞 ，朝 雨里走去 。冰冷的
空气直袭全 身 ，这把雨伞却让我心底温
暖如春 。

一 回到家 ，我立即一头钻进厨房 ，匆
匆 忙忙为 家人准备晚餐 ，五岁 的女儿突
然跑过来 ，一只小手从背后抱住我的腿 ：
“ 妈妈 ，喝茶。”我转过头 ，女儿 的手上捧
着一只玻璃杯 ，透明 的杯子里 ，片片茶叶
透着令人 心醉 的绿意 ，“妈妈 ，这是爸爸
为你沏的茶。”女儿小心翼翼地将杯子递

到我手上 ，我微笑 ，如花一样灿烂 。
我突然明 白 ，平淡的 日子里 ，依然交织着

温馨与美好 ，如同这个秋日 里的一把雨伞 ，一
杯清茶 ，也可以让我
感动沉醉……

父 母
党建锋

父 母 这 辈 子 几 乎 是在 为 儿女活着 。
从小时候记事起 ，父母就年复一年勤勤恳
恳在 田 间 劳作 。小 时候最清晰的记忆片
段就是父亲牵着家里的老黄牛在晒场上
碾黄 豆 ，一 不 小 心老黄牛踩伤 了 母 亲 的
脚 ，记忆里那是个秋 日 里 夕 阳 西 下 的黄
昏 ，母亲疼痛难忍的表情至今还清晰地刻
在我脑海里 。家里那头老黄牛最终老得
实在干不动活了 ，它肚子上的皮松松垮垮
地耷拉下来 ，走起路来也慢悠悠显现出老
态龙钟的样子 。有天早上父亲找来 了 村
里专门收牛的牛贩子 ，把老黄牛卖了 。

记得上村小学的时候 ，每天上午放学
回家 ，赶巧 的话在走到家 门 前 时 ，就能看
到母亲正系着围裙 ，从家门 口 的柴垛上抱
柴准备做饭 ，家里的小土狗围着她汪汪叫
着 ；或者她什 么 也不干 ，就站在家 门 口 跟
邻居聊天 ，这表明饭早已煮熟了 。炎热夏
季里母亲通常会煮红豆汤解暑 ，再用菜
籽油炒茄丝 、炒葱花或者 用 醋腌辣椒 ，
一家人 围坐在 院子里的树荫下 ，就着蒸
馍喝汤 吃菜 ，简 朴味美 的 菜 肴 很解馋 。
冬天里 则 是熬得稠稠 的 小 米 红 薯稀饭 ，
吃着既热乎又香甜 。可惜生活 虽 美好 ，
但母亲非常不喜欢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
起 。她和父亲拼命劳作 ，种小麦 、种油
菜 、种玉米 、种黄豆 ，终于在我上小学五年
级时父母攒够钱在村西头修了 新房 ，跟爷
爷奶奶分家另过了 。

住进新房里的母亲想来非常开心 ，可
随着我们兄妹先后长大上学 ，越来越重的
家庭经济负担让性格急躁 的母亲常常发
脾气。她受不 了 父亲不疾不徐 、万事不操
心的性情 ，而母亲对父亲最大的抱怨就是
嫌他窝在农村挣不着钱 。在我上初中时 ，
父亲先后跟着本家一位叔叔去城里工地
上打工挣钱 ，一个冬天干下来 ，到 过年时
熬得父亲又黑又瘦 ，看着都伤心 。当 时我
们做儿女的哪知道心疼大人 ，这都是后来
母亲告诉我 的 。接着父亲又跟着三舅 南
下广州打工 ，天生性格老实 巴交的父亲非
常不适应在等级森严的私企打工 ，工作干
到年底 ，来年父亲就没有再外出 了 。最终
父母托关系 ，在我们当地的乡镇粮站给父
亲安排了 一份工作。父亲平时吃苦耐劳 ，
再加上会 电工 、懂会计 ，粮站的面粉加工 、

食堂经营都 归他管 。父亲工作干得踏踏
实实 、顺风顺水 ，每年年底表彰会上都被
评为劳模 ，母亲看着父亲领 回 来的工资 、
奖状和奖金非常高兴 。父亲常年在乡镇
粮站上班 ，农忙时再请假回家帮母亲干农
活 ，平 日 里母亲一个人在家务农 ，田 间地
头干不完的活 ，有时让母亲不禁有些 自 叹
命苦 。在我参加工作的头几年 ，母亲 曾打
电话 向 我抱怨 一 辈子干地里活的辛苦和
熬煎 ，希望我尽快挑起振兴家庭经济的重
担 ，可惜我工作上不争气 ，工资更是少得
可怜。工作十多年来虽然也是备尝艰辛 ，
却并没有完成母亲的心愿 ，父母至今依然
在农村干着永远干不完 的农活 。前 些年
父亲工作的粮站因为 国家政策关闭了 ，他
也就重新从工人变回农 民 ，扛起锄头再次
下 田干活 。

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 ，父亲 当 年在粮
站上班时 ，为 了 多挣钱供我们兄妹读书 ，
经常扛上百斤的玉米麻袋卸货 ，腰上落下
病根 ；母亲常年操劳 ，也得了高血压和 白 内
障。今年夏天年休假时 ，我想回家看看父
母 ，打电话时母亲并不同意 ，她说现在不用
我回家 ，好好干工作 ，等他们老了走不动了
再多回来看看 吧 。父 母依然 每天在家里
的苹果 园 、梨树 园里忙碌着 ，同 时忙着养
牛 喂猪 ，忙着摘 豆种瓜 。我知道 父 母 的
心 ，他们一 心 只 希望多 劳作 多攒钱 ，供我
买房 ，供我将来生养孩子 ，他们只 希望老
了实在干不动也走不动了 ，身边有个儿女照
看一下就行 了 。父母的 心 都操在 儿女身
上 ，而他们所求之于儿女 的 ，实在 只 是对
老人心灵的理解和抚慰 。希望将来生活
顺利 一 些 ，能够把父母接到 身边 ，一起陪
着 父 母 慢 慢 生 活 、
慢慢变老……

二 姐
张岩

时光似箭 ，岁 月 如梭。不觉之中 ，二姐
三周年祭 日 就要到了 。

二姐属马 ，若活着 ，今年该是 58岁 了 。
二姐得 的是脑部肿瘤 ，这是一个令人

绝望的病 。她是在被病痛折磨 的 呻吟中 ，
是在亲人们心如刀 绞 ，却又万莫能助 的嚎
啕声 中离去的 。三年 间 ，二姐的音容笑貌 ，
常常在我的梦里 出 现 ，一 些 尘封 已久 的往
事也如同 电影般 ，不时闪现在我的眼前 。

人世间是不公平的 。有的人一生下来
就跌到 了福窝里 ，衣食无忧 ；有 的人 自 小就
得承受苦难 ，过备尝艰辛 的生活 。我的二
姐就属后者 。

二姐从 小就很懂事 ，知道体恤父 母 。
60年代 中 后 期 ，我家还住在城里 ，一 家七
口 人 的 生 活重担 ，全压在父 亲 一 人 肩 上 。

为 了 减轻家里的负担 ，二姐小学念完后
就再没进过学校 ，十二 、三岁就开始背起
冰棍箱 ，跟着母亲沿街 叫 卖 ；后来 ，又在
街 口 独 自 守着一张小方桌卖茶水 。

二姐很善 良 ，也最疼我 。每天卖茶
水所挣 的 块儿八毛钱 ，她 一 分也 不舍
花 ，全都交给父母。有一次 ，见我望着
附近一个卖炒凉粉的摊子发馋 ，二姐忧
虑了 许久 ，还是从衣兜里摸 出 5枚 2分
的硬币 ，买回一碗喂给我吃 ，她始终都
没吃一 口 。

60年代末 ，我们家下放回到农村 ，二
姐在村上才得以念完初中。1974年大姐
出 嫁后 ，二姐就是我们家 唯 一 的 劳 力 。
没过几年 ，二姐也要出嫁了 ，那时我和弟
弟 、妹妹还正在念书 。记得二姐临 出 门
那天 ，是流着泪这样央求媒人的 ：我家弟
弟 、妹妹还小 ，我人嫁过去 ，户 口 迁过去 ，
队 上 的 工分 不 带过 去 行 吗 ？媒人流泪
了 ，一 向严厉的父亲双眼也湿润了 。

二姐的第 一次婚姻很不幸 ，26岁就
痛失 了 前夫 。没有 了 丈夫 ，头顶 的天就
像塌了 似地 ，她既要独 自 带三个孩子 ，还
要照料多病的公公 、婆婆 ，更要操心两个
小叔子的婚事 。两年后 ，乡 亲们不忍看
着二姐如此吃苦受 累 ，便给她介绍 了 一
个有意上 门 的对象 ，也就是我现在的二
姐夫 。当 时她俩刚刚相处 ，恰在这时 ，我
们家接到 了 落实政策全家返城的消 息 ，
二姐完全可以随母亲 、弟弟 、妹妹一块回
到西安 ，然而 ，重情重义的她毅然选择了
留 下 ，她说 “做人要厚道 ，凡事也应该替
别人想一想”。

二 姐 是 个 重 乡 情 、睦 四 邻 的 热 心
人 。平 日 里与村上的大姑娘 、小媳妇们
相处得跟亲姐妹似地 ，对门边 的老人们
更是十分的尊敬 ；村上无论谁家有 红 白
喜事 ，都能看到她忙里忙外的身影 。

二姐去世后 ，村里有 多 一半 的乡 亲
都哭红 了 眼睛 ，这些抑制 不住流淌 的泪
水 ，就是写给二姐最好的悼词 ，也是献给
二姐最晶莹的赞美诗 。

前年 ，二姐一周年时 ，我和妻回乡给
二姐扫墓 ，走在村上仍能听见乡 亲们在
议论着二姐 ，还在为二姐的早早离去而
惋惜 。

二姐活着 时 ，是茫茫人海里一个再
平常不过小人物 ，但在我心里 ，她却是这
个世界上最灿烂的人 ，她用 自 己勤劳 、善
良 、慈爱等品质 ，给亲人们留下 了宝贵的
精神财富 。

世界上有 一种锥心 的痛 ，那就是对
已故亲人的怀念 。当 我坐在桌前敲打这
些文字 的时候 ，早 已是泪流满面 。心凝
神交中 ，二姐的笑容又叠现在我的眼前 。

二姐没有 走 ，
她 永 远 活 在 我 的
心里 。

诺贝尔文学奖将于明日揭晓
莫言 、村上春树成热 门

1 0月 8日 开始的一周 ，是诺
贝 尔各 奖 项集 中 公布 的 时 间 。
决定诺 贝 尔 文 学 奖得主的瑞典
文学院当 天宣布 ，今年的文学奖
将于 11日 13时揭晓。不过 ，在瑞
典文学院宣布这一消息前，“中国
作家莫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
奖 ”已成为 中 国互联网和纸媒上
讨论最激烈的话题。来 自 西方的
消息称 ，莫言与 日 本作家村上春
树都是该奖项的热门争夺者 ，而
莫言很可能会赢得这项殊荣 。

莫言 可能获 奖 的 报 道最早
来 自 于 欧洲 一 些 大博彩公司 的

炒作 。成立于斯德哥尔摩 的欧
洲 “全球博彩 ”公司 今年 8月 公
布 了 诺贝尔文学 奖预测 获 奖 名
单 的 赔率 ，莫言 以 1赔 5.5排在
第 一位 ，日 本作家村上春树以 1
赔 8排在第二位 。英 国 博彩公
司 Ladbrokes也推 出 竞猜 ，热捧
村上春树是获奖人选 。随着公
布获奖名单时间 的临近 ，这些博
彩公司 的预测被西 方媒体大量
转载 ，两人因此变成今年诺贝尔
文学奖的 “最大热门”。

博彩公 司 的 热炒带动 了 各
国媒体对今年奖项获得者 、尤其

是 中 国作家 的关注 。瑞典最大
的 日 报 《每 日 新 闻》9月 25日 以
“ 莫言 是诺 贝 尔文学 奖 获 奖 热
门 ”为标题 ，专门介绍 了莫言 、村
上春树以及美国 民谣之父鲍勃
迪伦等人 的情况 。瑞典 国 家 电
视台 网站则称 ，瑞典著名足球明
星兹拉坦 因为 推 出 了 自 传 而和
莫言 、村上春树一起位居博彩网
站前列 ，只 是他 的排名 靠 后 ，赔
率远高于前两人。不过 ，也有瑞
典媒体认为 ，上述预测只是在文
学奖公布前的一种预热和调侃 ，
不能当 真 ，历史上在博彩公司排

名第一位的候选者很少得奖 。
德国 《波茨坦新 闻报》10月

8 日 以 “莫言是 中 国诺贝尔文学
奖 的希望 ”为 题称 ，这是一个伤
口 ，每年都会受伤 ，因为到 目 前
为 止还没有 一个 中 国人赢得过
诺 贝 尔文学奖 。虽然高行健获
得 过 ，但他 是 以 法 籍华 人 的 身
份。不过 ，这个伤 口 在未来一周
内 很可能 愈合 。德 国 《图 书 报
道》则认为 ，今年将是一场 “亚洲
的竞赛”。法 国 《世界报 》称 ，两
名 亚洲作家最有可能获得本次
文学奖 ，在中 日 关系紧张的情况

下 ，这个奖的竞争意义很特别 。
对于莫言是否会 “获奖”，专

家看法 不 一 。多 年来跟踪研究
诺贝尔文学奖并 出 版相关著作
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 、旅瑞华
人 作 家 万 之 8日 接 受 《环 球 时
报 》记者专访 时表示 ，瑞典文学
院很久 以来就关注 中 国 文学和
中 国作家 ，汉学家马悦然被选为
文学院院士 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
文学院需要有精通 中文 的专家
来准确解读中 国 。然而 ，多年来
没有真正的大陆本土作家获奖 ，
非常令人遗憾 。　（刘 仲 华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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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 摩 根公司 公
布的一份报告 ，随着
出 口 下 跌和 前 往 日
本的中国游客减少 ，
日 本 与 中 国 的 领土
争 端可能导致 日 本
经济 本 季 度 出 现收
缩 。

摩根 公 司 的 经
济学家说 ，这一争端
将在 10月 至 12月 期
间 使 日 本 国 内 生产
总值损失0.8个百分
点 ，而此前的预计是
零增长 。

岛 屿 争端 损 害
了 日 中 两 国 之 间 总
额达 3400亿美元的
贸 易 关 系 。汽车生
产 商 受 到 的 打 击最
大 ，其中马 自 达汽车
公 司 上个月 在 中 国
的销售下跌了 35%。

此前 ，摩根士丹
利 和 法 国 巴 黎银行
已 经 预 测 ，在 12月
前 日 本经济将连续
两个季度出现收缩 。

8 月 份 日 本 出
口 同 比下跌了 5.8%，是连续
第三个月 下跌 ，其 中对其最
大 贸 易 伙伴 中 国 的 出 口 下

跌了 9.9%，对欧盟出 口
下跌了 22.9%。

三 菱汽车公 司 报
告说 ，9月 份该公司 在
中 国 的 销 售额 同 比 下
跌 了 63%，而 据 《读 卖
新 闻 》报道 ，丰 田 汽车
公 司 9月 份 的 销 售 额
环比减半 。

与此同时 ，韩国汽
车公 司 则 在 其 竞 争对
手受挫之 时 在 中 国 获
得 了 创纪录 的销售业
绩 。

全 日 本航空公司
上个月 说 ，岛屿争端已
经 导 致该公 司 4万 张
机票被取消 。

摩根公司说 ，与去
年和今年第 一 季度 的
平均数据相比 ，预计本
季度 前往 日 本 的 中 国
游 客 将减 少 70%。日
本 因 此减少 的 旅游收
入为 670亿 日 元 。

摩根公司 经济学
家还说 ，中 国经济也可
能受到负面影响 ，因为
这 一 争端可能加速 日

本公 司 在亚洲 其他地 区 的

投资和贸易多样化 。
（ 欣华 ）

马 尔 代 夫 前 总 统被警 方 逮 捕

马 尔 代 夫警方 8日 逮捕前总
统穆罕默德 ·纳希德 ，原 因 是他先
前拒绝 出 庭 ，接受滥用 职权案 审
理 。纳希德本月 早些 时候告诉媒
体记者 ，拒绝 出 庭是 因为 “罪名 不
属实”，担心审理不公正 。

法院下令警察带前总统 出 庭
马尔代夫一家特别法院 ，先前

确定 本月 1日 审理纳 希德执政 时
涉嫌滥用职权 、下令逮捕一名法官
的案件 ，要求他在没有经过正式许
可的情况下不得离开首都马累 。

纳希德没有如期 出庭 ，而是在
大批支持者 陪 同 下前往马尔代 夫

南 部 参 加 政 治 活
动 。法 院 随 即 把
庭 审 日 期 改 为 7
日 ，纳希德依然没
有 出 现 。法 院 随
后下令 ，让警方强
行 把 纳 希 德 带 上
法庭 。

警 方 发 言 人
哈桑 ·哈尼 夫 8日
告诉路透社记者 ：
“ 纳希德现被警方
拘 留 。他 现 在 身

处一处环礁，将被带到马累 。逮捕

过程平静 ，他予以配合。”
纳希德所属 的马 尔代 夫 民 主

党一名发言人7日 证实 ，法院已命
令警方将纳希德拘押 ，确保其出席
9 日 的庭审 。

民主 党发言人指责法院的行
为带有政治动机 。这位发言人说 ：
“ 法 院 的做法有政治 目 的 ，目 的是
让纳希德无法成为总统候选人 ，干
扰 民 主 党 参加 明 年 7月 举行 的总
统选举。”

马尔代 夫总统发言 人马苏德
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 电话采访 时 ，

否 认 了 民 主 党 的 指 控 。他 说 ：
“ 这 完 全 是 司 法 问 题 ，没有政治
动机。”

纳希德称罪名 不实提起上诉
纳希德之所 以受 到滥用 职权

罪名指控 ，是因为他今年 1月 下令
军方逮捕一名法官 ，指认其为前任
总统穆蒙 ·阿 卜 杜勒 ·加尧姆阵营
服务 ，引发宪政危机 。

反对党随后连续数周 示威 ，抗
议纳希德“独裁”。纳希德2月 7日
宣布辞职 。

纳希 德 7月 因 非 法 下令逮捕
法官受到正式指控 。

纳希德本月 早些 时候告诉媒
体记 者 ，拒绝 出 庭是 因为 “罪名不
属实”，担心审理不公正 。他说 ，已
经 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，正等待回
复。

一旦罪名成立 ，纳希德面临监
禁或流放至边缘 岛屿 3年 ，或交纳
罚款 193.5美元。他可能无法再参
加选举 。

另外 ，纳希德面临两项诽谤罪
指 控 ，分别 涉 及 警 察总 监 阿 卜 杜
拉 ·里亚兹和 国 防部长穆罕默德
纳齐姆 。　（静华 ）

利
比
亚
总
理
未
满
月
被
迫
辞
职

因遭到 国 民议会的不信任
投票 ，利 比 亚总理沙古尔 8日
被迫 辞去总理职务 ，从 而使利
比亚不得不在未来的 3至 4周 内
重 新 进 行 总 理 选 举 。与 此 同
时 ，利 比亚南方等地乱象不断 ，
地方冲突依 旧 。阿拉伯媒体认
为 ，这些事件折射出 眼下的利 比
亚仍未摆脱战争的浓重阴影 ，利
比亚 的政治局势短期 内难以恢
复平静 。沙古尔 是 9月 12日 被
国 民议会选为总理的 。

10月 7日 ，利 比 亚 国 民 议
会就沙 古尔提交 的政府成员 名
单进行 表决 。最终 ，在利 比亚
国 民 议 会 全 部 200个 席 位 中 ，
有 44人支持 ，125人反对 ，17
人 弃 权 ，另 有 14人 未 参 加 会
议 。

沙 古 尔 提 交 的 “应 急 政
府”成员 名单 由 10人组成 ，包
括 副总理哈拉曼尼 以及 国 防部
长 、外 交部长和 司 法部 长等 ，
沙古尔本人兼任外交部长 。议
会否 决 的原 因 ，一是名 单上的
人员 并不能代表 国家 的各个地
区 ，二是其 中 不 少 人 的能力遭
到 质疑 ，甚至 一 些人还被指责
“ 行为不端 ，涉嫌贪污腐败 ，无
资格担任部长”。

这 已经是沙古尔第二次 向
国 民 议会递 交政府成 员 名 单 。
第 一 次递交是 在 本 月 3日 ，当
时政府成 员 有 26人 ，副 总理 3
人 。利 比亚国 民议会 4日 投票 ，认为这一名单
“ 过于庞大”，而 且 “没有体现合理的地 区代
表性”。国 民议会主席马 贾 里亚夫 当 天宣布 ，
沙古尔应重新物色新政府部长人选 。

埃及 《金字塔报 》分析认为 ，虽然卡扎
菲政权被推 翻 ，但 当 前 的 利 比 亚并 不 太平 ，
依然面 临如何尽快恢复政治和社会稳定 的严
峻考验 ，尤其是在原有 的社会生态结构被打
破之后 ，固 有 的矛盾和 问题一览无遗地暴露
出 来 ，各种势力重新分化组合 ，或明 或暗地
进行博弈 ，使得利 比亚 的形势更加复杂和扑
朔迷离 。

沙古尔 7日 还发表电视讲话 ，呼吁国 民议
会 能 够 在 “这 一 特 殊 的 历 史 时 期 肩 负 起 使
命”，使利 比亚 “渡过难关”。他说 ，自 己面
临 国 内 多 种政治势力 的强大压 力 ，最终精选
出 10人组成的这一 名 单 ，名单 “不带任何地
方主义色彩”。

有 分析指 出 ，利 比亚 中 央政府 的 软 弱无
力将进 一步助长地方军 阀 的嚣张气焰 。利 西
部城市拜尼沃利 德至今仍处在 中 央政府 的控
制 之外 ，目 前正受到 来 自 米苏拉塔等地 民兵
组织的围攻 。　（黄培 昭　张梦旭 ）


